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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后，国内各主力老油田陆

续进入特高含水阶段，产量普遍递减。为

此，2001年当选院士后，韩大匡选择了当

时油田开发界最感困扰、难以下手的进一

步提高水驱采收率问题作为自己的主要研

究方向。经过十余年研究，他系统全面地

提出了对高含水老油田进行“二次开发”

以较大幅度提高水驱采收率的一整套系统

的理念、对策和技术路线。

近十年来，尽管身受老年疾病的困

扰，韩大匡仍坚持工作，指导博士研究

生，并为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等公司

担任咨询顾问。而他最关心、投入精力最

多的仍然是对中国高含水油田的“二次开

发”。随着他多年来坚持不懈的努力，如

今，这一创新已普遍获得业界的认可，并

在国际上引起关注。目前，相关技术已推

广至国内十几个油田。

事业发展没有止境，至诚报国没有穷

期。作为一名从事油气田开发研究工作70

余年、经历了新中国油气田开发从弱到强

全过程的亲历者和参与者，韩大匡始终清

晰地感受到这份历史重担的分量，在2023

年4月，他仍说：“中国古人说‘老骥伏

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我要趁现在身体还能工作，继续努力，为

国家多作贡献，为子孙多造福祉。”

如今，这样一位令我们尊重敬爱的先

生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但他的精神永存。

（摘编自《人民画报》）

2022年3月，我去清华大学参观校史

馆，在一栏清华学生运动照片前，校史馆

范宝龙馆长指着墙上一张大照片对我说：

“清华爱国学生运动中有许多活跃分子，

其中有一位叫周同庆，是当时影响较大的

一位。”我闻之颇为惊讶，因为周同庆是

我岳父，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一位不关心

政治、木讷寡言的人，和范馆长的介绍相

去甚远，对不上号。

走上科学救国道路

周同庆1907年出生在江苏昆山，其父

周梅初是前清秀才，早年参加同盟会，思

想开明，在昆山县颇孚众望，1949年新中

追求科学  坚持真理

——深切追念周同庆教授

○奚树祥（1958 届建筑）

国成立后被任命为昆山县副县长。

周同庆从小酷爱读书，14岁考入南京

东南大学附中，附中紧靠大学校园，除了

读书外，每天下午去大学体育馆踢腿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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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1924年恰好叶企孙先生留学回国到东

南大学理化系任教。叶老师注意到这位中

学生对自然科学的兴趣，就刻意引导，暑

假叶老师会带他去上海自己家住，有时也

会去昆山看望他，在交往中培养他对物理

学的兴趣，所以叶老师是他学习物理的启

蒙老师。

1925年叶企孙回清华创办物理系，高

中毕业的周同庆就随老师北上投考清华，

与王淦昌、施士元、钟间三人同时成为清

华大学物理系首届学生。据施士元回忆，

初办时缺乏师资，叶企孙老师一个人要开

21种课程，直到1928年才聘请到吴有训和

萨本栋两位到清华任教。

在清华读书时，因受父亲民主开明思

想的影响，又受“五卅惨案”的刺激，他

一度成为“愤青”，立志报国，他在思想

改造运动《自述》中写道：“在大学里我

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比较浓厚……”随

着政局变化，又受叶老师科学救国思想的影

响，他渐渐淡出政治，开始主张科学救国。

冬天北京很冷，他没有足够的御寒

棉衣，上课后整天躲在图书馆，围着暖

气片读书。由于他的刻苦学习，所以学

习成绩一直很好，受到叶企孙、吴有训

等老师的欣赏。毕业时，以第一名的成

绩保送庚款公费留学，进入美国普林斯

顿大学研究院，师从著名物理学家康普

顿（K.T.Comptom）。读博期间，他就在

《物理杂志》《美国物理学会会刊》等高

级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三篇，令教授们刮

目相看。1933年他提前修完课程，完成题

为《二氧化硫气体光谱》博士论文，仅用

三年半的时间就获得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

位，同时获得“金钥匙”奖。

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在他尚未毕业归

国时就给他颁发聘书，聘他为北大教授。

于是他取道欧洲，途径英、德和苏联考察

后，踌躇满志地回到北大上任，同时兼任

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三年期间除了教学

外还建立了北大光栅光谱实验室，时年26

岁。次年与国怀芝女士完婚。

1936年，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聘他去

中央大学（前身为东南大学）物理系任

教，任系主任。吴健雄、杨澄中就是他当

年的学生。

“七七事变”后，日寇进攻直逼南

京，因战局紧迫，他受命负责物理系紧急

撤离，而彼时他正准备从鼓楼四条巷搬到

成贤街新居。他顾不上家小，连夜带领师

生整理图书设备仪器打包装箱，历经千辛

万苦到达重庆沙坪坝中大的临时校址。之

后夫人带两个小孩会同昆山一家大小三代

人，长途辗转八个月，最后到达重庆，住

进中央大学石门村教员宿舍。

抗战时的重庆，教授们收入微薄，生

活困苦，周同庆在军令部技术室物理组兼

差，家属在不同的中学教书，全家同舟共济。

抗战时的重庆，长江和嘉陵江暗礁出

没水底，触礁翻船事故频发，他带领中大

的教师，研究用物理方法测定河道水深，

开发了中国最早的声纳技术（Sonar），

对抗战时的运输和国防作出了重要贡献，

得到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嘉奖。

1943年，经叶企孙老师安排，他转往

重庆上海交通大学任教，后来担任理学院

院长。

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又一次受命从

重庆带领师生以及全部实验仪器设备先后

返抵上海，抵沪后又忙于复校、复课。在

交大讲授普通物理和原子物理，带领团队

建立近代物理实验室并任主任。夫人随后



怀念师友

清华校友通讯132

携老带幼，一家人乘船也回到了上海，全

家团聚。

内战再起时，他力主学校排除干扰，

保持校园纯静。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当

局命令交通大学三天内腾空驻军。作为理

学院院长的周同庆和学校负责人一起向当

局抗争，为了保护学校的仪器设备，他

把家眷寄住在交大附近朋友家的客厅里，

自己和工人一起吃住在科学馆，监视军队

在校园的动态，直到有一天黎明，国民党

军队逃跑，解放军进入市区，他才放了

心，兴奋地回到朋友家告诉家人上海已解

放了。

投入新中国物理学科建设

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后，全国开始

院系调整，他主张“理为基础，工为应

用”，反对理工脱钩。反对无效后，他随

交大物理系调整到复旦大学，此后在复旦

任教三十多年，直至1989年2月13日逝世。

解放初期抗美援朝，由于帝国主义的

封锁，战场上急需的医药物资难以进口，

其中最缺的是X光管，于是他带领华中

一、蔡祖泉等人研发制造了前线急需的X

光管，运往前线，为此声名大噪。1955年

当选为首届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一级

教授。

解放初正值全面学习苏联，他响应号

召努力学习俄文，仅用一个暑假的时间就

把苏联《原子物理学》教科书译成中文出

版，成为大学教材。

1956年他参加我国《十二年科学技术

发展规划》的讨论，和王大珩院士一起，

主持制订了物理学光学部分的规划。

他在国内最早关注激光科学，1960年

就提出激光研究的重要性，他认为：“激

光是六十年代物理学发展的一种新技术，

国外还没有正确的激光理论总结。”他呼

吁：“国内要加强激光基本理论的研究，

争取尽快超过西方。”此后他一直努力查

阅国外文献，撰写了大量笔记，有时阅读

到深夜，有人反映复旦第九宿舍最后一个熄

灯的窗户就是周先生的书房。

20世纪70年代，他和复旦大学卢鹤绂

教授、许保国教授合作完成了一部学术巨

著《受控热核反应》，这部重要专著的出

版，为我国培养核物理人才作出了重要的

贡献。晚年时，他还参加我国《物理学大

辞典》条目的撰写工作。

在教学上他主张理科学生要有动手能

力，重视实验能力的培养。与此同时他也

重视基本理论的教学，长期坚持亲自上台

授课，他讲过普通物理学、理论物理学、

原子物理学、光学、电磁学、热学等课

程。他在学校工作期间培养了许多优秀的

学生，除了早年的吴健雄、杨澄中之外，

还有后来的方俊鑫、华中一、冯康、范章

云等。

在担任《物理学报》审稿人时，他对

每篇论文的审核都非常认真，与撰稿人沟
1954 年，中国自制的第一支 X 光管在复

旦大学诞生，右为周同庆



怀念师友

2023年（冬） 133

通，和他们讨论，帮他们修改，在培养年

轻人方面他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1956年，时任校党委书记王零同志来

家拜访多次，动员争取他入党，他要求先

看《党章》。在认真研读后，他对王零

说，对共产党员要求“个人利益要无条件

服从党的利益”，自己还有差距，所以表态

说，“我还是参加民主党派吧”，之后他加

入中国民主同盟。

周同庆在复旦工作期间一贯淡泊名

利，与世无争，服从领导。一度他的助手

和研究生被抽去下乡劳动，使他成为光杆

司令。有一段时间，光学教研组放缓科

研，负责全校普通物理课的教学，由他主

讲大课。“文革”后期，有一年我在复

旦，他每天一早去学校上课，我问他教什

么，他平静地说：“现在教英文。”只见

他忙得不可开交，但始终未见他有怨言。

他的学生和助手常对我们说，周先生在学

校真是太好说话了，领导叫干啥就干啥，真

成了“螺丝钉”，为他打抱不平。

1958年，他在来北京开全国人代会期

间，曾和叶企孙先生在欧美同学会餐叙。

他要我和夫人周忆云以及叶老的侄子叶铭

汉一起参加。两位老人讲过去的事，叶铭

汉谈他在科学院工作的情况，叶老在席间

还谈到工作中处理好上下左右关系的重

要，也许是出于对晚辈的关心，也许是他

对自己处境的一种感悟。

一生坚持科学真理

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期，复旦大

学红卫兵批判的重点是“三块牌子”：校

长陈望道、数学系的苏步青和物理系的周

同庆。陈望道受到某种保护，而苏、周

两人几乎天天要到学校去接受批斗。有

一天他回家，家人发现他全身都被染黑，

膝盖磨破出血，他却什么都没说，洗完换

好衣服倒床就睡。后来才知道，那天他跪

在冰冷的水泥地上接受批判，红卫兵在他

背后拎一大桶墨汁，在他毫无防备的情况

下从头往下倒，让他成为真正的“黑帮分

子”，他当时被惊吓得浑身发抖。

后来运动的矛头转向了当权派，批斗

他的次数渐渐少了，他也从此守在自己书

房看书度日。不久运动又转向清理阶级队

伍，他再一次被抓走隔离审查，抓住他抗

战时曾在军令部兼差的事，把他打成国

民党特务，要他交代立功，但他总说自己

“无功可立”。

“四人帮”在上海有一次开会批判爱

因斯坦的相对论，因为周同庆是上海物理

学会的理事长，所以指名要他参加，最后

还点名要他发言。他发言表示不同意大家

的批判，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有实

验基础的，要批也应该拿出实验数据来，

哲学家不能无根据地来批科学家。”他这

一通发言惹恼了会议主持人。

不久后，北大校长周培源在《光明日

报》上发文，呼吁大学要重视基础理论的

学习。“四人帮”组织批判，上海要他参

加批判会，他又一次不识时务，表示他完

全同意周培源的观点。从此以后，批判

会再也不让他这个唱反调的人参加了，他

也乐得清闲。这种态度虽然受到当政者批

评，但却引起人们对他的敬重。

他每次参加完这种会回家，从不提会

上发生的事，对他似乎没有任何影响，他

始终心态平和，过着有规律的生活。“文

化大革命”后来变成派性斗争，没有人再

来管他，于是他恢复上午看书，午睡后散

步，再回书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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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的嗜好，读书

研究成了他唯一的乐趣，他从不唱歌，

唯一会唱的就是清华大学的校歌：“西

山苍苍，东海茫茫，吾校庄严，巍然中

央……”

到了20世纪70年代的后期，“文革”

已接近尾声，此时他的身体逐渐衰弱，我

陪他去了一次杭州后就再也不出门了。此

后阿尔茨海默症日益严重，但每天仍然坚

持要去系图书馆“看书”，此时的他已经

看不懂书上内容。他在图书馆偶尔会一边

看书一边轻哼清华校歌“自强！自强！”

老先生作为一位长期从事光学、光

谱学、气体放电、真空电子学、原子

能、等离子体以及物质结构等研究作出重

要成就的专家，于1989年在上海逝世，享

年82岁。

他逝世后，他的学生十分怀念他，告

诉我们许多他生前不为人知的轶闻往事。

前面谈到的一些事，有的是我亲身经历和

目睹，有的是同事和学生追忆所述。概括

来说，他的一生是治学严谨锐意进取、埋

头科研不断创新、历经风雨坎坷曲折、为

人低调实事求是的一生。岳父的这些优秀

品质一直影响着我们。我们深切地怀

念他。

缅怀一代名师陈仲颐先生

——纪念陈仲颐先生诞辰 100 周年

○李树勤（1970 届水利）

陈仲颐，1923年8月20日出生于福
州，祖籍台湾省台北市。1945年毕业于上
海圣约翰大学，1950年获美国佐治亚理工
学院硕士学位。1951年回国，在燕京大学
任教，1952年开始在清华大学任教，2019
年10月7日逝世，享年96岁。
陈仲颐先生长期从事土力学及岩土工

程科研工作，曾担任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土
力学及岩土工程分会第二届和第三届理事
会副理事长。1952年3月加入中国民主同
盟，1980年6月加入台湾民主自治同盟，
先后任台盟中央常委、副主席、名誉副主
席和台盟北京市主委。1988—1998年任北
京市政协副主席。

2023年10月18日，陈仲颐先生百年诞
辰纪念座谈会在土水学院举行。陈仲颐夫

陈
仲
颐
先
生

人吴肖茗教授和女儿陈乃望女士，来自台
盟北京市委，民盟清华大学委员会，土水
学院、统战部、团委、校友总会的四十余
位嘉宾参会。以下是水利系党委原书记李
树勤在座谈会上的发言。


